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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海e家
客户端

又一场雪不期而至。当凛冽的朔风鼓
着腮帮吹着口哨在空旷的原野上呼啸而过，
当洁白美丽的雪花从苍茫高远的天穹轻盈
地飘落下来，当梅花在晶莹剔透的积雪下闪
烁着娇艳欲滴的光芒时，当美人茶在飘舞的
雪花中扬起她俏丽的面庞时，我在冷艳的雪
花、倔强的梅花和娇妍的美人茶里窥见了春
天的裙裾。

雪花初落地面，便
悄然化作雨水，只有树
枝上的雪渐渐积存了下
来。待雪越下越大，终
于给大地万物披上一件
厚厚的雪绒袈裟时，一
个银装素裹、玉树琼花
的奇异世界便呈现于我
们的眼前。

冷固然是冷了点儿，但熬过这段最冷的
日子，便可“河上看柳”了。从这个意义上
说，当下的每一朵雪花里都藏着一个春天的
信使。

雪花还在静静地飘落，我伸出冻得冰凉
的手接住雪花，看这六出冰花在我的掌心慢
慢融化，突然想起那年腊月，大雪过后，在老
家的后山上看到一株绽放着金黄色小花的迎
春花枝挺立雪中。我惊喜地走过去，轻抚花
枝，感动的潮水在胸中涌动——再大的雪也
阻止不了春芽的萌动、春花的盛开。

雪停了。出门赏雪，空气异常清冽，禁不
住打个寒战，却难掩雀跃的心情。信步往城
外走，一户人家的院墙上映出翠竹的丽影，在
白雪的衬托下，竹子的枝叶更显碧绿。

望着被白雪覆盖的田野，我想到在雪被
之下安睡的麦苗，她们一定在做着春天的
梦。当雪水渗进土壤，她们定会在第一时间
醒来，舒展她们柔嫩的腰肢，将麦地变成一片
跃动着勃勃生机的绿海。而那河边的杨柳丝
绦上定然会爆出一个个小小的芽苞，进而长
出嫩黄的叶芽。那是春天睁开的惺忪的眼，
羞羞怯怯的，望向晴明的天空。

沿河路上，风景更胜。落叶树枝干坚挺，
横斜的树枝上白雪耀眼，黑白分明。广玉兰

树、枇杷树、桂树等，因为
有繁密的叶子在，远看像
无数只白鸽飞落树冠。

最妙的是梅花树，一阵风吹来，树枝上的
雪簌簌落下，梅树的花枝上仍有一层薄薄的
雪。这层薄雪映衬得梅花格外妖娆，如红衣
少女伫立雪地，清高孤傲中自有一种脱凡出
尘、楚楚动人的风致。

此时，能够与梅花媲美的要数美人茶
了。美人茶又名冬红山茶、单体红山茶，她仿
佛就是为了扮靓清冷枯燥的冬天而生的。她

从酷寒的冬月开始绽放花朵，能
耐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到
了春暖花开的清明时节，她
又悄然退隐。你看吧，在那
细瘦的枝条上，在碧绿的叶
子间，在飞舞的雪花和刺骨
的寒风里，美人茶自顾自地开
出桃红色的娇美花朵，以其明
艳的色彩和卓然的风姿无言
地宣示：自己决不屈服于冰
雪的淫威。

远处的山峦白雪皑
皑，全然不同于城中
之景。被群山温柔
围护的小城到底暖
和些，马路上的雪几
乎全化了，只有路边
的花草上、树上、
风景石上、沿
河护栏以及
少有人踩踏
的空地上的
雪还顽强地保
持着高冷的姿
态，俨然盛放的
雪绒花，这里一
朵，那里一团，又

或是一片，把小城点缀得花团锦簇。一只白
鹤在岸边的雪地上优雅闲步，气定神闲。过
了一会儿，小家伙振翅而起飞向天际。望着
她那敏捷的身影越变越小，直至踪迹全无，我
才收回视线。

寒尽春来。我从这场不期而至的大雪里
隐约窥见了春天绰约的身影，她衣袂飘飘，正
从遥远的南方款款向我们走来。那在风中摇

曳的美人茶，在雪下散发幽香的梅花，
还有那在雪被下酣 睡的麦苗以及雪
地 信 步 的 白
鹤，都化作
了春天长
长裙裾
上的美
丽 花
朵。

伟伟大的春节大的春节
□蒋中平 王栋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议，
将中国春节列入人类遗产，
我忽然读懂了，
这个节日为何能穿越五千年。

哪管天南地北，哪顾地冻天寒，
十几亿人自愿奔赴一场盛典，
年年如此，岁岁不变，
它的力量究竟源于哪端？

是亲情啊！
是亲情织就的那条无形的线。
大于宗教，大于政治，大于金钱，
让每个游子千里万里也要把家还。

习俗里藏着生活的轨迹，
岁月中长成共同的观念。
以家为核心的这条血脉，
构筑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情感。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
一根线总在心头牵。
万千根线交织在一起，
便成了中华血脉的巨网，世代相传。

看吧！皇权更迭改不了团圆的执念，
王旗易帜带不走守岁的温暖。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这朴素的誓言，
就是对宗族根源最深情的礼赞！

有人担心洋节会淡化我们的传统，
那就请到春运的车站看一看！
涌动的人潮，归心似箭，
那是心之所向，
——势不可挡，
——震地撼天！

纵使把全世界的节日，
都密密麻麻写在日历上面，
也撼不动，
也挡不住，
我们对春节的那份魂绕梦牵！

它融化在文化的基因里，
它有如此强大的整合力，
多么令人惊叹！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是民心，是民意，是民俗，
汇聚成的壮丽画卷！

伟大的民族，
必然诞生伟大的文化；
伟大的文化，
必将凝聚伟大的族群。
这不需要谁刻意地颂赞，
是亿万同胞用几千年的磨难，
根植于血脉中，
最深沉、最坚定的答案！

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魅力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魅力，，
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
伟大的春节伟大的春节！！

起 先
映入你眼帘的，
是那几块礁石。
灰白的，驮着午后

的太阳，一半浸在发绿的
海水里，一半晒得发干。
它们就那么蹲着，像一群
打盹的老人，沉默了几百
年似的。然后，你才看见
那上面的海豹。

它们在打盹。
这里是烟台东炮台

下的海豹湾。海湾被人
工的堤岸温柔地圈着，
海水于是格外地驯顺，

一下一下，懒懒地舔着礁石的根
脚，像老式座钟的钟摆，把时间都晃慢

了。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腥，是海藻、鱼虾和
湿石头混在一起的味道，不讨厌，反倒让人
觉得踏实。

来之前我查过，说是这里有三十几头海
豹。可站在这儿，你是数不清的。那些灰扑
扑的肉身子，跟礁石长到了一处，分不清哪是
石头哪是肉。还有几头在水里游着，像散落
的、会动的逗号。

人们都聚在湾边的护栏那里，探着身子，
伸长脖子，不说话，好像一开口，眼前这光景
就会碎了似的。我也挤在人堆里，下巴搁在
冰凉的铁栏上，看。

看得久了，便觉得那些灰扑扑的肉身子，
不光是打盹，它们是在举行着什么仪式呢。

节日。我想，应该是它们的节日。
它们的节日，是不动。
有几头海豹把浑圆的身子搁在礁石的最

高处，像一尊尊被海风磨圆了的石像。它们
的脑袋深深地埋下去，下巴抵着胸脯，整个身
子缩成一个完美的、没有棱角的椭圆。阳光
照在它们湿漉漉的皮上，反着暗哑的、缎子似
的光。风来的时候，它们背上那些细密的绒
毛就齐齐地倒下去，又慢慢地立起来，像一片
月光下的金色草甸。你屏住呼吸，等着它们
动，可它们偏不动。它们就这样，把自己活成

了一块礁石，一团光，一个无声的念头。
另几头海豹则懒散得多。一头侧着身子

躺着，一头将前鳍随意地搭在同伴的背上，像
一对说着私房话的老夫妻。另一头四仰八叉
地摊开，露出颜色浅一些的肚皮。随着呼吸，
那肚皮极轻微地、一起一伏。这起起伏伏，是
它们唯一的语言。它们用这语言告诉太阳，
告诉海风，告诉眼前这一群屏息凝视的人：此
刻，甚好。

一头小斑海豹在水里。水是绿的，像一
块化不开的翡翠。那头小东西，就在这翡翠
里游。它的身子那么小，那么滑，像一截会动
的、棕黑色的缎带。它先是直直地朝我游过
来，圆圆的脑袋，黑豆似的眼睛，几根硬邦邦

的胡须向前伸着，透着股不管不顾的憨气。
游到跟前，离我不过一丈远，却倏地一个转
身，肚皮朝上，从我眼前悠悠地滑了过去。那
一翻身，我似乎看见了它的笑，那种小孩子得
了便宜之后憋不住的、得意扬扬的笑。

接着，它便开始撒欢了。
它猛地扎下去，尾巴一摆，搅起一小团浑

水。你以为它要藏起来了，它却又从另一个
地方猛地钻出来，脑袋一甩，甩出一串亮晶晶
的水珠，溅在平静的水面上，荡开一圈圈小小
的涟漪。它追着那涟漪跑，用嘴巴去啄，用前
鳍去扑。那几道水纹却总是先它一步，散开，
淡去，没了。它也不恼，立起身子，愣愣地看
一会儿水面，然后又一头扎下去，去寻找新
的、看不见的玩伴了。

一个孩子趴在栏杆上，看得眼睛都直
了。他母亲问他：“好看吗？”

孩子不答话，只是拼命地点头。
那小海豹，就是这节日里的孩子。它在

用整个身体庆祝着“动”的快乐。它的节日，

是水，是光，是追也追不上的涟漪。而那些礁
石上的成年者，它们庆祝的，却是“静”。它们
的节日，是阳光，是风，是无所事事的午后。

它们真的有自己的节日：3月1日国际海
豹日。这名字听起来很远、很正式，像一份从
远方寄来的、盖着红戳的文件。在那个日子
里，人们会想起它们，会呼吁些什么，会怜惜
些什么。可那些热闹，那些声音，它们知道
么？它们在乎么？

我想起书上说的，这个日子，是为了拯
救。拯救它们远离杀戮，拯救它们远离油污
的海，拯救它们远离碎裂的冰。这日子是人
给它们立的，装在厚厚的决议文件里，印在花
花绿绿的海报上。人们在这一天开会、演讲、

放纪录片，告诉所有的孩子：要爱护海豹。
可眼前这些海豹，它们过的，是个哑巴

节。它们把所有的热闹，都沉到了身体的深处。
我忽然想起一个守海豹的老人。不记得

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还是在哪个夜晚听人
说的。一个老人，孤身守着北方一片结冰的
海。冬天，海豹们会在冰面上产崽。小海豹
的毛是雪白的，和冰一个颜色。老人每天都
要去冰上走一走，数一数那些白色的小绒
球。有时候，风暴会把冰打碎，把幼崽和母亲
冲散。老人就驾着他的小舢板，在碎冰里找
那些哀叫的小东西，把它们捞起来，裹在自己
的老羊皮袄里，带回去，用小鱼和耐心喂它
们，直到冰再次封冻，直到它们能自己游回海
里去。人家问他，一个人守在那儿，不闷吗？
老人想了很久，说：“看它们晒太阳，一看就是
一下晌（方言，意为下午）。它们不动，你也觉
得心里头满满的。”话很短，像冰碴子，落在心
里，却慢慢化开了。

他守着的那些海豹，怕是不知道世上有

个“国际海豹日”的。它们只知道，太阳出来
了，冰还在，便是好日子。

眼前的景致，不就是那老人的话吗？它
们不动，你也觉得心里头满满的。

这时，礁石上的一头老海豹动了。它缓
慢地、笨拙地挪动了一下前鳍。那前鳍带着
弯曲的趾甲，像一把用旧了的、包了浆的蒲
扇。它只是换了个姿势，把脑袋从阴影里挪
到阳光里，然后，又不动了。它闭着眼，脸上
的褶皱随着呼吸微微颤动。它在想什么呢？
或许什么也没想。它只是在“晒”，让光一点
一点地渗进厚厚的皮下脂肪，渗进骨头缝里，
直到把整个身子都晒透了、晒软了，晒得像一
团即将融化的、有生命的油脂。

我们这些看客，也像是被晒着了。起初
的兴奋，渐渐地淡了，话也少了，就这么靠着
栏杆，呆呆地看。看水，看光，看那些一动不
动的肉身子。时间像是被谁拧慢了发条，走
得黏黏糊糊的。远处偶尔传来一声轮船的汽
笛，闷闷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这个下午，过得快，也过得慢。快的是
那头小海豹，一眨眼，它便游到了湾的那头，
混进了另一群斑海豹里，再也分不清谁是
谁。慢的是那几块礁石上的静物，光从它们
的左边慢慢地挪到了右边，它们连动都没动
一下。

太阳开始偏西了。阳光从金色变成了橘
红色，软软地铺在礁石上，铺在水面上。那些
海豹的轮廓被镶上了一道柔和的红边。这个
时刻，整个海豹湾静得像一幅着了色的宋
画。那静，是有层次的。最底下是礁石的静，
千百年来，它就在那儿。上面一点是海豹的
静，它们用一呼一吸，给礁石的静添了活气。
再上面是水的静，它不动声色地托着这一
切。最上面是光的静，它把一切都柔和地
笼罩起来，镀上温暖的旧色。

三十几头斑海豹，这个数字，又在我
心里浮了起来。它们就在这里，在这片被
人工圈起的海湾里，在这块刻着炮台旧事
的山崖下，一日一日地，过着它们自己的日
子。3月1日，它们大概也不会知道，外面
的世界，正为它们举着怎样的旗帜，说着怎
样的话。它们只知道，晴天，就是好日子。
有太阳，就是节日。

小河醒了
水流得没有一点声音
风儿一吹草儿绿了
草香和花香调和成
春天的气息
细雨会意地下着
无声无息
点点滴滴
入心入肺
如少女的感情一样细腻
偶尔的几声鸟鸣
打开了鸟巢的窗和门
刹那间
鸟儿们的歌声满山林
哦，我该是那群
翩飞的小燕子
将无尽的乡情一一剪辑

斑海豹的节日斑海豹的节日
□老申

在雪花里窥在雪花里窥见春天的裙裾见春天的裙裾
□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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